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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尚

七夕会

我是一名退休老师，在职时每当新
学期接受新班级为新同学点名时，常遇
到姓名中有不识的生僻字。有的老师就
采取了一个取巧的办法，点到不认识的
或没有把握的字时，就跳过去，待点名
完了，再问：“有没有谁漏掉了？”被漏
掉的学生一定会举手，自报家门之后问
题自然就解决了。
然而，被姓名中的生僻字为难的不

只是教师，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尤其
是电脑的普遍使用，倘若姓名用字过于
生僻，那么在许多场
合都会遇到障碍，造
成困难。
近几个月，在由

于疫情严重而导致各
类检查甚至封控的情
况下，姓名中倘若用字过于生僻，情况
就会更为严重。譬如，如今许多场合都
要审看核酸检测的记录，记录在哪儿？
在“随申码”。可是，有的人名字进不
了“随申码”，身份证扫不出。而这是
几乎天天要使用的，马虎不得啊。于是
有些当事人就求助于新闻媒体，《新民
晚报》的“新民帮侬忙”就曾出面协
调，替不少人解了难。然而，这不是长
久之计，姓名中用字过于生僻的虽然只
是少数人，但对于一个有着2500万人
口的都市，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
来说，绝对数就绝不能小看了。于是，
许多人呼吁有关方面协调各方，建立统
一的字库，就确实迫在眉睫，必须尽快
提到日程上了。
然而，转念一想，这种状况是怎么

造成的？根源在于何处呢？应该说是在
于起名者一方。谁让你用那么生僻的字
呢？姓氏先不说，是祖上传下来的，名
字总是自己一方起的吧，或父母亲属，
或老师、前辈，乃至央求名人，不管谁
起，你或者父母总是同意的吧？
中国人的姓名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了，情况相当复杂。就从近代说起吧，
有叫“阿狗、阿毛”的，有叫“老大、老二”
的，这大约都是一般人家；更多是用“富
贵、发达”或者“太平、安康”的，表达了一
种愿望；也有叫“建国、援朝、文革”的，打

上了时代的烙印。这些一
般都不大涉及生僻字。只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要不
同凡响、标新立异，一种
是要显示文化修养，尽往
故纸堆里去翻拣。譬如，女孩子名字里
喜欢用女字旁的字，以前多用“妹、娣、
娟”之类；后来为了避俗，逐渐改为“娜、
媛、姝（shū）、妭（b?）”等字，有的就不大
好认了，但字典上、字库里还能找到；待
到用上“媕、姼、媆、姌”之类，就让多数人

为难了，有的字库里
也找不到了。
当然，情况也有

变化，如“赟”这个字，
以前很生僻，但它“有
文有武又有钱”，用的

人多了，就传开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有些人喜欢用繁体字和异体字，如“暠、
昚”之类也有人用了，自然是够生僻的；
如“韻”已统一写成“韵”，仍坚持用就有
些自找麻烦了。
至于说到姓，那就更复杂了。我建

议能否仿照地名用字，把一些生僻字并
掉、取消。如“瀋阳”改为“沈阳”，“盩厔”
改为“周至”，这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
了，也用得不错嘛。其实，大寨的“寨”，
原是“砦”字，后为推广改用“寨”字也就
行得通了。当然，姓氏改字是件大事，要
发动各界人士充分讨论，谨慎从事。
这里对姓氏使用一方谈到较多，因

为这是问题的根源，而且尚未引起广泛
重视。
譬如，公安派出所在姓名登记、发

放身份证时就应当引导和把关。当然，
最好是在改造统一字盘的同时，像有的
国家那样，制定一份“姓名用字范围
表”，可由易到难，把用字分为“常
用”与“非常用”两类，后者再划分为
“较生僻、生僻与极生僻”等类别，采
用“通用、不提倡用和禁用”等不同态
度对待，至于表外的字，就一律不予理
睬了。这是一项大工程，望有关方面为
民造福，付诸实践。
总之，要双向努力，这事才能办

到、办好。

过传忠

要双向努力
——姓名中生僻字之我见

大兴安岭中，有两座
小城以寒冷著称，一座是
黑龙江省的漠河，被称为
中国的北极；一座是内蒙
古自治区的根河，被称为
中国的冷极。每年冬天，
根河总会因为寒冷而被中
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报
道。有一年，根河的气温
达到零下58摄氏度，这极
寒的气温，便是来自得耳
布尔的监测数据。
今年的暑期，因为寻

找《大金王朝》电视剧的外
景拍摄地，我来到了根河，
同行的有我的家人及助
手。随后，在朋友们的推
荐下，我来到了得耳布尔。
从炎热的武汉骤然来

到这里，感觉我的新陈代
谢都停顿了。一些表达气
候的词语在这里用不上
了，比如说“酷暑”“炎热”
“湿闷”与“蒸夏”等。一个
人长久地住在一个地方，
是没有办法理解不同经度
与纬度之间环境的巨大差
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
这肯定是一个人离开故乡
之后对异地的赞美。
这一天，当我随着热

情的主人登上卡鲁奔山的
山顶，便有了那种身在异
乡却不忍离去的感觉。
得耳布尔是根河市的

一座小镇。在其境内，有
两座山比较有名，一座叫
什路石卡山，一座就是眼
前的这座卡鲁奔山。这两

个山名都是鄂温克族语，
前者意为“萨满苏醒的地
方”，后者为“闪闪发光的
石头”。这么说，卡鲁奔山
应该是一座石头山，但我
却看不到一块石片，脚下
全是松软的腐殖土，以及
长在土层上面的艳丽的花
草。我站在装有护栏的山
顶边缘极目眺望，眼前是
一片极为辽阔的湿地。得
耳布尔河在湿地中蜿蜒。
这种蜿蜒，是蒙古高原河
流特有的形态，它的弯曲，
有的地方如精致的蝴蝶
结，有的地方如舞动的彩
绸。整体上看极为粗犷，局
部又尽显飘逸。蒙古草原
上的河流大大小小多达三
千多条，可是你却很少能
见到沙滩。水波吻着草、吻
着花平静地流过，由于频
繁地弯曲，河水也就不能
释放它的野性。看到草滩
上奔驰的骏马以及更多的
闲得无聊的马群，你就会
觉得，宁静的草原过于善
待了它们，同河水一样，它
们蓄积的野性无法释放。
穿过辽阔的湿地，又

是一脉错落有致的青色山
峦，从苍郁的颜色来看，那
山脉上也是森林密布，我
想象着森林中到处生长的
蘑菇以及林间隙地里猎人

们留下的地窨子。
在来的路上，我曾下

车，在热心的陪同者引领
下，去看过几处地窨子。
有一处地窨子非常大，生
火烧饭的厨房与居住区是
分开的，厨房里修了石头
垒起的孔道，让烟匍匐着
排向河边。
陪同者有着“考古”的

爱好，他认为这是成吉思
汗的骑兵留下的，为了不
被人发现，才如此巧妙地
把炊烟排入河中。但是，
从蒙古人的生活习性与地
理角度讲，这些地窨子应
该是女真人留下
的。大兴安岭是女
真人的传统地盘，
建立金国后，女真
人在大兴安岭与阴
山之间修筑了一条金界
壕，这个地窨子会不会是
金国守壕戍兵留下的呢？
同行中有一位考古学家，
他证明了我的猜想，说这
个地窨子的建造方式完全
是金国的形制。
卡鲁奔山是一座4A

级景区，这个景区的设立
不是因为卡鲁奔山本身，
而是它脚下的这一大片湿
地，准确地说，它是一座湿
地公园。但是，如果没有
这一座卡鲁奔山，你就无
法看到湿地公园的全貌。
有人说，阳光下没有

什么新鲜事儿。我理解这
句话的意思是：太阳底下
发生的事虽然层出不穷，
但却大同小异。这话对也
不对。对的是凡事都有规

律可循，不对的是逻辑思
维不能涵盖生活的全部，
就像我现在站立着的卡鲁
奔山，它既是一座湿地公
园的配角，放在更广大的
区域，它无疑又是一个不
可或缺的主角。
它既是根河与额尔古

纳的界山，又是大兴安岭
与呼伦贝尔草原的结合
部。从这里往北走，是大
兴安岭绵延无尽的森林，
一旦钻进去，将会“迷不知
终其所止”；往南走几公
里，便是一望无际的葱绿
草原，无论哪里，都是你的
视线最宜停落的地方。
我是一名历史学家，

站在卡鲁奔山顶上，我觉
得历史并不重要了；我是

一名诗人，在卡鲁
奔山上的小路徜
徉，我最想做的事
情不是写诗而是深
深地呼吸；我是一

名旅行家，走到卡鲁奔山，
我首先想到的是这里应该
建一个木屋度假村，在这
个森林、河流、绿草、花海
簇拥着的地方，夏天沐浴
着惬意的凉风亲近云海；
冬天披裹着童话一般的热
忱拥抱冰雪。当然，更有
趣的是，一年四季，你都可
以坐上一辆爬犁在山路或
原野上漫无目的地闲逛。
拉着爬犁的，可以是狗，是
马，更别有风情的，是让一
只鄂温克人培养的驯鹿替
你拉着爬犁。在这里，无论
你怎样搞怪，鹿也不会责
备你。在鹿车上，穿森林，
入花海，涉冰河，度过一段
非常浪漫的游牧时光。
亲爱的朋友，这应该

算是阳光下的新鲜事儿吧。

熊召政
卡鲁奔山上的遐想

因为帮忙朋友的缘故，和
两个加拿大的华裔小朋友一起
读她们的暑期作业：曹文轩的
作品《青铜葵花》。小朋友每
周跟着学校老师布置的题目完
成阅读，我也想起了我以前的
暑假作业来。
大多数暑假作业单调乏

味，放假前的最后一天，各科
老师轮番登场，发下一堆需要
完成的试卷外加一本不算薄的
《暑期生活》。《暑期生活》的
规划很科学，每天都有需要完
成的问题，可是小朋友们的时
钟不这么运作。有时候出去玩
上一个整天，回到家倒头就
睡，当天的作业就落下了，如
此循环往复，到了八月底，发
现自己才写到七月中。愧疚倒
谈不上，更多是“怎么办”这

种现实层
面 的 考

量，好在同学间问过一遍，会
发现自己的拖拉实属“正
常”。班里总有个同学特别神
通广大，会弄到一本《暑期生
活》的参考答案，那时候还没
有智能手机，我们就相互借
阅，一本答案只能在
一家待上半天或一
天。我比较幸运，有
两个比我大几岁的表
哥愿意来充当“劳
力”。于是，他们一个负责
《暑期生活》，另一个和我一起
忙活其他试卷。到了返校日，
我总是自信满满地递交作业，
很奇怪，从没有老师质问过，怎
么笔记不一致？作业几天后发
还，红笔勾写了大大的“阅”字。
这种方法实在不好，小朋

友们不要被我带坏。
然而，在那些个夏天里，

确实有一些暑假作业时常叫我

惦念。有一年，美术老师让我
们存下冷饮棒，而后自己搭一
幢小房子。我们可来劲啦，终
于有个正大光明的理由要父母
把冷饮塞满家里的冰箱！很快
我们发现，平常在上海人家发

言权比较小的父亲也很来劲，
我爸少有地参与到我的学校作
业里，教我怎么用他的木胶、
角尺、砂纸、油漆等等。碰到
要使用手锯，他亲自上阵，神
采飞扬。那年开学，每个学生
都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搭的房
子来学校，有几栋特别精致，
一面是建筑外墙，另一面是两
层楼各个房间的内部展示，还
有冷饮棒做的小床和桌椅。我

们摩拳擦掌，等待着开学的第
一堂美术课。
我还记得那堂美术课在下

午，中午散步回来我照例往自
己的板凳上一坐：“啪”的一
声，同桌搭建的三层楼别墅在

我的屁股下垮塌。我
很内疚地看着同桌，
连声道歉，同桌顶着
“上海男生”的压
力，落落大方地说

“没关系”，但眼圈红红的。
唉，如果能重见当年的同桌，
真想至少请他吃顿饭。
小朋友们其实不喜欢被当

成小孩看，愿意担当责任，也
希望得到信任。有过中小学教
师经验的人都知道，有时候让
一个调皮的孩子去当班干部，
他会改头换面。我在加州认识
一位中国留学生，他说小时候
很讨厌英语，觉得即便学了平

时生活
也用不
着。中
学时，他的父母出国做访问学
者，想让他和奶奶暑假来美国旅
行。父亲一本正经地对他说：“奶
奶年纪大了，没出过国门，也不懂
英语，一路上你要负责照顾她。”
于是，十二三岁的他就认认真真
做起准备功课来，过海关时回答
问题，机场里转机全由他一手包
办。在这之后，不仅是英语，他看
到了各科知识的功用。
更多个夏天，我荒废在看电

视剧，玩游戏，和表哥们出门历
险以及看闲书之上。有时候想，
不同的“虚度光阴”的方式滋养了
各人的性情。有些光阴也应当被
虚度。这么想来，学校老师在看
到笔迹不一的作业之后，并不挑
明，只是打上一个“阅”字，其实
是需要智慧的。

钱佳楠

有些光阴应当被“虚度”

我家里最旧的那一套上下册的《三
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还是
我进小学后先祖父领着我，到复兴公园
门口当时设在那里的一个很小的书刊
门市部里买来的。大约祖父认为小孩
到了这个年龄，可以系统地看一点大部
头的中外的名作了。他也想得很周到，
特意去买来一部新的，可以说是属于我
自己的书的起头了。
三国首回，除了刘关张桃园结义之

外，曹操也出场“露了一脸”。小孩子读
书，注意点与大人不一样。我记得当时

翻开三国，读那第一回，却奇奇怪怪地比较了一番出场
人物的身高。玄德是“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
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
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
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
翼德是“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
如奔马”。关公是“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
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那么，
在刘关张中，关公最高大，张飞次之，刘备比张飞“矮个
半头”。读到回末，曹操出场，曰：“身长七尺，细眼长
髯……小字阿瞒，一名吉利。操幼时，好游猎，喜歌
舞，有权谋，多机变。”这样比较下来，曹操的身量，更比
玄德“矮个半头”了。这个真是有趣，所以一直记到现在。
后来看杨绛先生记写《围城》的钱锺书，知道锺书

先生小时候读中国的古章回小说，也喜欢做类似的比
较，但他比的是各本小说里英雄手中兵器的分量。杨
绛先生说得很幽默：“他纳
闷儿的是，一条好汉只能
在一本书里称雄。关公若
进了《说唐》，他的青龙
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
敌得过李元霸的那一对八
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
若进了《西游记》，怎敌得
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
金箍棒（我们在牛津时，
他和我讲哪条好汉使哪种
兵器，重多少，历历如数
家珍）。妙的是他能把各
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
却连阿拉伯数字的1、2、3
都不认识。”
小孩子自有小孩的风

趣，如今想来实在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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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世上的鸳
鸯已很少见。它们
是不是都跑到贵州
南江大峡谷来了？
一个十公里长

的鸳鸯湖，足够容得下千万对鸳鸯。成千上万野生鸳
鸯的到来，足够给高峡平湖命名。
这里绿水青山，风和日丽，风平浪静，水波不兴。
况且夏凉冬暖，最适合生长温馨的爱情。
这一天，我乘着游艇在湖上巡览。一大群鸳鸯在

湖上掠过，惊喜了一船的呼喊。时而蜻蜓点水，时而蝴
蝶翩舞，时而展翅飞腾。一个多么幸福的世界，一幅多
么美满的图景。
这时，我才醒悟它们是会飞的。
是的，没有翅膀，怎能冲破牢笼，一遂自由的心愿？
我偶然扫瞄了身边的人群。不知为什么，大多同

我一样是单身而游。另一半未到，不知是没有机会，还
是没有意愿。
同游的人，都把这里作为徒步南江大峡谷的终点。
来到这里，或许，只是为了羡慕别人的恩爱。
或许，只是为了弥补——自己的夙愿。

蔡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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